
《中国的一日》与《上海一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一直是少为人注意的一环，三十至

四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得最蓬勃的时代，如钱杏邨的《上海事变与报

告文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萧乾的《人生采访》

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其实，要谈中国现代的报告文学，绝对少不

了《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

一九三六年，由上海文学社发起编辑的《中国的一日》是茅盾主编

的；助理编辑的是他的小舅子孔另境，另有编辑委员：王统照、沈兹九、

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和邹韬奋等

十人。

《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可以说是三十年

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它的出版是受了高尔基所动议的《世界的一

日》所影响的。这个计划选定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中心，向全

中国发出征文启事，要求全中国的作家、非作家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

留心他这一天内，属于职业或非职业范围内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纪录

下来，企图表现全中国这一天的全貌，作为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

一日这天的横断面。这个征文启事一发出，“五月二十一日”立即激动了

国内外一切识字而关心祖国命运、而渴望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

面真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稿件从全国各地如雪片飞来，甚至在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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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一些第十四编“广西 贵州

华侨，也不甘沉默而热烈响应，把他们在那一日的所见所闻纪录寄来，所

收到的稿件超过三千篇，总字数达到六百万以上。

《中国的一日》原本计划出版的字数是五十万到七十万字，而收到的

稿件居然超过六百万字，编辑部的人员都非常兴奋，经过第一次拣选以

后，选定了八百六十多篇，字数计一百三十万字，仍大大超过了预算。由

于经费所限，编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再次选稿；经过一再的挑选，最后

终于选定了四百九十余篇文章，编成了这部八十多万字的巨著。

成的《中国的一日

近五百篇代表中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横断面的文章所组

，为大三十二开本，精装一巨册，厚千余页，全书共

分为十八编：第一编“全国鸟瞰”，由张仲实整理，选载了属于全国性质

的五月二十一日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和体育事项。第二编

五编是“浙江”；“江西

是“南京”，选的是南京来稿。第三编是“上海”；第四编是“江苏”；第

安徽”是第六编；“湖北湖南”是第七编；“北

察哈尔平 天津”属第八编；第九编则是“河北

河南”；第十二编“山西

去的土地”，是沦陷于日本人手中的东三省内同胞的控诉；第十一编是

陕西甘肃”；第十三编“广东

陆云南 四川”；第十五编“海

在火车、轮船或航机上的见闻；第十六编“侨踪”，是海外华侨的投稿，

尤以香港为最多；第十七编“一日的报纸”，由孔另境搜集了是日全国各

地有代表性的报纸百余种，把社论和特别的重要新闻，以及副刊上的文

字，作了简单的提要；第十八编“一日间的娱乐”，选载了各省重要城市

的电影、戏剧和播音等的节目。有以省作为一编的，有以城市作为一单

位的，有以特别事项作为部分的⋯⋯多姿多彩，琳琅满目。

本书所收的五百篇文章，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有短篇小说、

有报告、有小品文、有日记、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可

以说是集文学的大成。撰稿者除了小部分是有名气的作家外，多数是从

来没有写作过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等，甚至社会



上各阶层的人物都有。在各编中，占分量最重的是“上海”；分量较少的

是云贵等边远省份，至于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和蒙古则没有来稿，这

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最感人的则是在“失去的土地”里表现的那群不肯

屈服的灵魂。

五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在这里所展示的我国的横

断面，却告诉我们的民族是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在这里我们看

到：中国的农村在内在的和外来的摧残和侵略下崩溃而衰落；土豪劣绅

如何假公济私，剥削平民百姓，以至凡有建设均变成了灾害；看到有多

少热血男儿在干着保卫国土的神圣工作；看到⋯⋯

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里说：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

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

信的猖獗⋯⋯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悲壮的呐喊，沉痛

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

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

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横断面”上，我

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

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另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除了近五百篇文章以外，《中国的一日》书前还有蔡元培的序，和茅

盾的《关于编辑的经过》，另有插图近百幅，作为各地实况的表现。

《中国的一日》是文化的一日；是觉醒的一日；是研究现代史不可少

的一日；是有着五千年历史，伟大的中国一日的横断面。

《中国的一日》编辑出版的灵感来自《世界的一日》，而《上海一日》

的出版，则是受了《中国的一日》所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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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初，上海《每日译报》的副刊《大家谈》和《华美周刊》

的编者，为了吸收更多的文艺青年，进一步推广大众文艺活动，便和“上

海美商华美出版社”合作举行一次全市性的征文，仿效《中国的一日》的

方法，出版专集《上海一日》，以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经过了几个月

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华美出版社出版了一巨册的《上

海一日》。（大抵逃避检查制度，或其他原因，书后的版权页上故意错误地

注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初版。）

《上海一日》的主编者是朱作同（朱祖同）和梅益。朱作同是华美出版

社的老板，一介商人，对文学毫无认识，所以，实际的主持人就是《华

美周报》的编者梅益和他的编委会：戴平万、林淡秋和殷扬等人。

《上海一日》不同于《中国的一日》般选定一日来做中心，它的范围

是较宽的，其实大可称为“上海一年”，因为这里的每篇作品，描写的固

然是上海一日间的事情，但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一

三起，至一九三八年八一三这一年内的百态。这一年是伟大的、壮烈的、

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是纪念上海陷于敌手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以

武力反击武力，以行动去保家卫国，展开抗战的第一年⋯⋯为了维护人

类的正义与和平，上海市三百万的市民，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

别地站在同一战线上，用沸腾的热血，写下了民族抗战第一年里，上海

市各阶层民众的全面。编者在《本书的编辑经过》中说：

为要用集体力量把这复杂多样的现实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使

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以及后代的子孙都由此认识八一三抗战的真

面目，我们才有编印《上海一日》的企图。

《上海一日》征文所得的稿件也非常多，共二千余篇，约四百万字。

原本计划全书七十万字，但终因不忍舍弃精彩的文稿，而扩展至一百万

字，五百余篇。本书也是大三十二开，精装一册，凡千余页，与《中国

的一日》不相伯仲。书前有朱作同的序和编者的《本书编辑经过》；内文

以文章内容的性质，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火线下”，内又分为“在前



线”及“救护与慰劳”等八辑，凡二十二万字，主要写八一三开始后，前

线的战斗及其他的军事行动。第二部“苦难”，内分“南北东西”和“收

容所”等五辑，共二十万字，描写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流

民图。第三部“风火山上”，内分“大上海的火山爆发了”和“伟大的纪

念”等九辑，写八一三战时战后，上海社会的各类活动，共三十五万字。

第四部“漩涡里”，内分“在烽火中”和“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等十辑二

十三万字，写上海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生活实况。

投稿者就年龄来说，有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但

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职业来说，有学生、教员、小职员、家

庭主妇，甚至女招待、妓女也有，所以，来稿的水准参差不齐，有很多

还是很不通顺，而需要编者大事修改的。然而，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是

活生生的实际经验，洋溢着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是充实的内容，稚嫩

的写作技巧一点也无损这些作品的感染力。《上海一日》初版一万册，可

是流传却不广，手上所有的一册，还是影印本，极其罕见。

骤眼看来，无论征稿方法、编辑体例、出版形式，以至作品各方面，

《上海一日》都极类似《中国的一日》。大家都是精装一巨册，都是由数

百人合作的报告，但细看之下，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的一日》集稿的范围是广大的全国，撰稿者均是全国的精英，

它要表达的是全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内的民生百态，

是伟大的中国一天内的横断面，编排的方法是以地域来区分的。而《上

海一日》则只局限于上海一个城市里，范围是狭窄的，但时限却是较长

的，它展现的是上海一年内各社会阶层的面影。《中国的一日》是整个中

国的面，而《上海一日》则是中国一个点里的小立体。我总觉得叫《上

海一年》远比《上海一日》来得贴切。

在内容方面说，《中国的一日》表现的是一个从封建社会觉醒，而努

力学习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的百态；而《上海一日》无论从横的或纵的去

看，实在都是我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挣扎报告。



星岛日报》

⋯等支撑；后者则几乎全是

就作品的质量来说，《中国的一日》是大大地超过了《上海一日》的。

前者的文章，无论在文字或技巧方面都较成熟，而且还有不少名家，如：

陈独秀、黄炎培、陈子展、包天笑、罗荪

新手的作品，技巧是粗疏的，文字也是欠流畅的。

虽然《上海一日》在多方面都有不如《中国的一日》的地方，但在

历史的意义上，它是有一定地位的。

分界线

我曾经将《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和《第一年》作为展开抗战的

一九三七年前后两面的文艺方面的代表作，而现在所介绍的

《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也正好作为这个时期报告文学上的两个代

表。

写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好是《中国的一日》的四十

五周年纪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五日



《中国文艺年鉴》

最近买到一册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虽然花了一百元，

但亦物有所值，实在太少见了。据赵景深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

中指出，《中国文艺年鉴》曾共出过五年；一九三二年度和一九三三年度

的，出版于“现代书局”，由“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自一九三四年度

起，则改由杨晋豪编辑；一九三四年度、一九三五年度和一九三六年度

三册，均由“北新书局”出版；以后就似乎没有再见过了。

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文艺年

鉴。编者在“中国文艺年鉴创刊缘起”中，说明了编印的目的是“企图给我

国文艺界每年摄一帧清晰的照片”，使“目迷五色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一九三二年以前，虽然曾有人出版过《小说年鉴》、《新诗年选》和

《小说年选》等书，但它们的范围都是狭窄的，所选录的也并不公允，最

重要的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只出了一次就算；况且，单选录作品是不足

以称为年鉴的，因此，本书的编者企图把范围扩大。

我们在《文艺年鉴》中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将一年来的文艺界

活动情形做一篇简明的文字，给读者以清晰的鸟瞰；（二）给一年来的作

家所发表的作品，单行本及杂志报章文字，作一编目；（三）将一年来出

页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

页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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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九三三年十二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二年度现代书局出版。

版的文艺书报作一编目。

以外，再加上当年度的作品选，这样便有别于一般的年选，而足可

以称之为年鉴了。

我手上的这本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

月再版的；初版大概亦应在一九三三年内出版，两版共印了三千册，全

书厚达八百余页，对这样巨型的厚书来说，一年内可以再版，销量已算

是相当可观的了。

全书共分为三部：第一部是“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第二部是

“一九三二年创作选”；第三部是“作家及出版索引”。书前并有“中国文

艺年鉴创刊缘起”及“编辑凡例”，简略地说出了编辑的原因及方法。

由于一九三二年一 二八事变的发生，中国的文坛也随着各种事业

一样的衰落。上海，甚至连带整个中国的文坛，都陷入了死寂的现象。《小

说月报》和《北斗》相继停顿了，文艺刊物似乎根本不存在，单行书籍

的出版，也成了偶然的现象，所以编者说一九三二年最初的四个月，中

国根本是没有文坛的。及至五月以后，《现代杂志》和《文学月报》陆续

出现，才为中国的文坛带来了春天，带来了一线生机。

虽然一九三二年的文坛醒来得太迟，但在质方面却不比往年低落。

就小说方面来说，这一年内再没有了那种罗曼主义的、革命与恋爱互为

页①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



忏余集》里的五六个短篇；茅盾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四年度，北新书局出版。

经纬的作品；就是以个人的情感来使读者感动的那股歪风亦逢到了它衰

落的命运。作家们都仿佛得到了新的力量般努力写作。郁达夫发表了中

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以及后来收到

《桥》和《莫须有先生传》

写了《三人行》和《路》，短篇《林家铺子》和《春蚕》；废名则发表了

九三二年的诗坛，则明显地分成三个流

派，就是：以李金发和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继徐志摩以后崛起的，

以饶孟侃、陈梦家和卞之琳为代表的新月派；与及以蓬子为主，还没有

重要诗人的新兴阶级诗派。在文艺理论方面来说，一九三二年是蓬勃的，

这正是“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创作自由”发生争论的一年。理论界的

口号多多，骂战杀得日月无光，至年终仍未了结⋯⋯

“一九三二年创作选”又分为：短篇小说、诗、散文和剧本等四部分。

短篇小说共选了十八篇，包括了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沈从文：《若墨

医生》，东平：《通讯员》，郁达夫：《迟桂花》，茅盾：《林家铺子》，刘呐

鸥：《赤道下》，穆时英：《公墓》，及魏金枝：《前哨兵》等名篇，均收在

内。诗方面则收有：卞之琳、朱湘、李金发、陈梦家、戴望舒、饶孟侃⋯⋯

等十家的十八首，其中戴望舒竟收五首之多。散文方面，仅选了：周作

人的《苦茶随笔小引》、茅盾的《内河小火轮》、俞平伯的《中年》、梁遇

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叶灵凤的《面壁绮语》和缪崇群的《我的病》

等六篇。剧本选的最少，只有田汉的《战友》和蒋本沂的《一条战线》两

个。



多事之秋

“作家及出版索引”又分“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及“一九三二

年出版文艺书目”两部。“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以作家的笔名划数

为序，先列出作家笔名，然后分行详列该作者在是年内所出版或发表的

作品，如：

《法网

丁玲（彬芷）（丛喧）

短篇）良友

彬芷）（长篇）北斗二卷一期起

《某夜》文学月报一卷一号

《消息》文学月报一卷二号

《夜会 丛喧）文学月报一卷三号

诗人 以上短篇）东方二十九卷五号

这个编法的好处是我们很容易检查到某作家在本年内所发表的作品，

所刊载的刊物，及出版的单行本。而且还可以因此知道某些作家的另一

些笔名，如丁玲之用“丛喧”、“彬芷”；沈从文之用“红黑旧人”；周起

应之用“绮影”；叶圣陶之用“郢生”；张天翼之用“铁池翰”；宋阳之用

“易嘉”⋯⋯都是较为人所少注意的。其缺点则是所收甚难齐全，而且，

所选录的作家是用何种尺度来做标准的呢？亦颇耐人寻味。譬如：万曼、

耶灵、金丁、文君⋯⋯等，不知是否选得较为偏僻了一些？

“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目”则以性质来分成（一）理论、批评、史传、

讲话；（二）创作杂集；（三）小说；（四）剧本；（五）诗；（六）散文等六类，无论

创作、论著及翻译，均在所收之列，颇便于查阅；但仅以上海一地所出

为主，其他地方的则甚少收入，未免不足。

我手上还有一本原版的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由杨晋豪

编，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付排的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三版，北新书局版。这本

书香港有人重印，很容易找到。全书亦厚八百余页，而共分为四大部分。

上 页海、现代书局、①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中国文坛巡阅”内，又分为“一般的第一部“二十三年度（即

考察”、“本年度的中国文艺主潮”、“本年度的中国文艺论战”和“本年

度的中国死亡作家”等四章。对本年的文艺主潮，如：破产农村描写的

增加、历史故事的不断演现，战争小说的发表，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的

极度兴盛和翻译工作的热忱，都有详细的介绍。论战方面，如：京派与

海派之争、无法产生伟大作品之讨论、接受文学遗产的问题、小品文的

提倡和攻击、文言白话和大众语的论战等，亦有详尽的报道。至于本年

度内死亡作家的记载，资料则更为可贵，如朱湘、刘半农和庐隐之逝，除

了附生平图片以外，更有亲友的回忆文字，如：赵景深的《朱湘》、苏雪

林的《关于庐隐的回忆》和刘半农的儿女刘小蕙、刘育伦和刘育敦合写

的《父亲的死》等。

第二部“二十三年度中国创作选”分成：短篇小说、新诗和散文三

部，比一九三二年度的少去剧本一部。短篇小说选了巴金：《将军》，老

舍：《上任》，冰心：《冬儿姑娘》，吴组缃：《樊家铺》，张天翼：《包氏父

子》等十七篇。新诗则选了卞之琳、李金发、徐訏、臧克家、钱君匋等十

四家的十八首。散文方面选得最多，亦划分得最清楚，分别有小品、记

事、游记、日记、传记随笔等六种，凡三十一篇之多。

第三部“二十三年度内地文坛报告”，分为：北平、南京、武汉、广

州、安庆、济南、保定、长沙、漳州、南通、松江和常州等十二处，分

别详述了这一年内，当地的文化情况，并列举介绍当地所出版的杂志，对

研究者极具意义。就北平方面来说，即列出杂志《文学季刊》、《学文

等十种，文艺副刊有《北平晨报》、《华北日报》、《京报》⋯⋯等十四种；

除了注明出版机构，编者、刊期外、还加以详细的介绍。就是边远的保

定，亦介绍了它的“幽燕社”和《幽燕半月刊》，资料的详尽，可见一斑。

第四部“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艺书目”则分开文学史编、散文、诗词、

小说、戏曲、杂志等部，罗列了该年度内所出版的单行本，但没有注明

出版社，较之一九三二年度的作用更少。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说年鉴》

拿两本不同编者的《中国文艺年鉴》来做一比较，可谓各有短长：

一九三二年度的第一部“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以单一篇文

章，一气呵成介绍是年内文坛之演变，但嫌眉目不清，且因资料的缺乏

而不够深入；但一九三四年度的第一部“二十三年度中国文坛巡阅”却

采取了分类分事详述的办法，能做出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和报道，清楚明

确得多了。

我极同意一九三二年度编者所提出的“单选作品不足以称为年鉴”

的意见，然而，作品选得太少，读者亦难以了解该年的创作实况；尤其是

一九三二年度的散文，仅选了六篇，实在少得令人惊讶。但一九三四年度

的三十一篇却又有点过火，而且，不选剧本，似乎又有点美中不足了。

一九三四年度的第三部“二十三年度内地文坛报告”，最能全面的代

表整个中国文坛，为一九三二年度所无，则是更进的一大步。但若将其

第四部的“二十三年度出版文艺书目”与一九三二年度的“作家及出版

索引”相比，则又大为失色了。

总的来说，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因有一九三二年度的

作为蓝本，基本上是较为进步了一点。至于一九三三年度、一九三五年

度的，至今未见，未知编成怎样，实感遗憾！

我总觉得，编辑“文艺年鉴”不是件小事，绝不应由个人，或一个

小团体来编纂，而应由国家，或全国性的文化团体来负起责任，才不致

演变成有偏见的，或地区性的《中国文艺年鉴》。最近已见到地区性的《小

出版，希望全国性的《中国文艺年鉴》能早日重新出版。

①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编 说年鉴》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四月五、六日 星岛日报》



赵家璧编的两套文学丛书

鲁迅编译巴金《雨》、

丁玲《母亲》、

丁

行》、

巴金《雷》、

在中国新文学的丛书里，有两套是很容易混淆的，就是“良友文学

丛书”和“晨光文学丛书”。前者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于一九三三年

至一九四六年间，后者则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印行于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三

年间。

这两套丛书都是由赵家璧主编的。它们易使人混淆的原因是：编者

相同、有部分重复、翻印版多、封面设计接近、形式相似。

这两套丛书我大部分都见过了，一般读者相信很少有见过全部的。

现根据上海图书馆所出版的《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所载，抄录如下，

以供爱好者参考。“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四种：

何家槐《暧昧》、鲁迅编译《竖琴》、

蓬子《剪影集》、《一天的工作》、 张天翼《一年》、

老舍《离婚》、 沈从文《记丁玲》、施蛰存《善女人行品》、

张天翼《移玲续集》、 老舍《赶集》、

茅盾《话匣子》、郑振铎《欧行日记》、

陈铨《革命的前一幕》、

靳以《虫蚀》、

侍桁《参差集》、 凌叔华《小

周作人《苦竹杂记》、沈起予《残碑》、

丰子恺《车厢社会》、

巴金《雾》、哥儿俩》、

郁达夫《闲书》、徐志摩《爱眉小札》、

叶圣陶《四三集》、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

朱光潜《孟实文钞》、

俞平伯《燕郊集》、



茅盾 云集》、鲁彦《野火》、

《爱眉小札》徐志摩著，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种。

赵家璧《新传统》、 郑伯奇《打火机》、 沈从文《新与旧》、

王统照《春花》、 鲁彦《河边》、 杜衡《漩涡丁玲《意外集》、

张天翼《在城市里》、里外》、

赵家璧译《月亮下去了》、 耿济之译《兄弟们（缺）、

沈从文《从文自传》、

第一部）、

茅盾《时间的纪录》。

其中《竖琴》、《一天的工作》、《月亮下去了》和《兄弟们》是翻译

书，《新传统》是美国文学家介绍外，其余均为新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中，

以张天翼的《移行》、郑振铎的《欧行日记》、丁玲的《意外集》、俞平伯

的《燕郊集》、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和鲁彦的《野火》最为罕见，

其余的都很容易找到。

除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图书公司还出版过十巨册的“中国新文

学大系”；七十八种六十四开本薄薄册子的“一角丛书”；十六册五十开

本软面精装的“良友文库”；十种“中短篇创作新集”；“现代散文新集”

七种，和四巨册的“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除了“一角丛书”中的部分

外，其余几乎全部都是新文学作品。良友图书公司推动新文学发展的功

劳实在不少。

“良友文学丛书”先出精装本，“约请第一流作家执笔，全部新创作，

用软布面精制，米色道林纸印，书价不论厚薄，一律九角，试图对当时

市上流行的纸面平装文艺出版界来一个突破，在书籍装帧上引进一点新

东西。”（见赵家璧《回忆鲁迅给良友出版的第一部书》，载《新文学史料》



一个

《大江》端木蕻良著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

总第十一期。）封面除软布精装外，还加上一张双色印刷的封套，后来出平

装本时，即用此封套作为封面。精装本和平装本出版的日子相隔颇长，譬

如赵家璧的《新传统》，精装本出于一九三六年八月，而平装本则迟到一

九四一年五月才出版。精装本和平装本亦间中有少少改动的，如沈从文

的《记丁玲》，精装本原有插图照片若干帧，但平装本则没有。

有一批平装版的“良友文学丛书”，注明一九四四年“良友图书公司”

出版的（没有注明“上海”），内文虽经重排，但粗制滥造；如施蛰存的《善

女人行品》，原精装本内是有一篇序文的，但这个平装本却是连序文也取

消了。图片可以删去，但序文则是万万不能删去的啊！

这套平装本的丛书，可以确定是翻印的伪本，因为原版本的平装版，

通常是照精装的版样而不经过重排的；扉页上惯有良友的商标

戴帽的农人在播种的图样。而且，良友图书公司，自一九三七年八

三之役后倒闭，到一九三九年复兴时所印的书，均已用“上海良友复兴

图书印刷公司”了。况且，一九四二年后，良友已迁往桂林、重庆等地，

所出版之书，均注明在何处所出。上述四四年版的“良友文学丛书”虽

用良友图书公司名义，但肯定是非法重印的伪书。

一九五七年间，香港亦有一良友图书公司，不知与原来上海的有无

关系，它们从原来的丛书中，选了十五种重印出版，改成四十开本，称

为“袖珍本”，书后附一重印缘起；此即为本港中最常见的“良友”版丛

书。此香港版的“良友文学丛书”虽说有十五种，但常见的只有十种八

一



老舍《骆驼祥子》、杨娥传》、 老舍《过新年》、

老舍《老牛破

谢冰莹《女

老舍《月牙集

（缺）、

老舍《老张的哲学》、

老舍《猫城记》、

老舍《离婚》、

老舍《牛天赐传》、

老舍《火葬》、

马》、

车》、

李广田《引力》、兵自传》、

老舍《老舍戏剧集》、田涛《流亡图》、

阿英

周而复《翻身的年月》、阿英（剧艺日札》、

陶雄《伏虎冈》。

其中《月亮下去了》和《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

文学作品，而其他的都是新文学创作。《月亮下去了》、《春花》、《在城市

里》和《离婚》四种，和“良友文学丛书”重复了。这套丛书中比较少

见的是：王西彦的《村野恋人》、《微贱的人》和阿英的《杨娥传》等。

端木蕻

老舍《二

师陀《结

惶惑》、

婚》、

《流亡图》田涛创作 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种。

种；如陈铨的《革命的前一幕》，叶绍钧的《四三集》、鲁彦的《野火》和

郑伯奇的《打火机》均未见过，不知是否印齐？

十二册的“晨光世界文学丛书”和“晨光文学丛书”三十九种：

一九四七年赵家璧出任“晨光出版公司”总编辑，为它们编印了二

老舍

（缺）、老舍《偷生》、 巴金《第四病室》、

老舍《微神集》、

巴金《寒夜》、

钱锺书《围城》、徐志摩《志摩日记》、

赵家璧译《月亮下去了》、

良《大江》、

王西彦《村野恋人》、

耿济之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

老舍《赵子曰》、

张天翼《在城市里》、

王统照《春华》（即《春花

萧乾《珍珠光》、

王西彦《微贱的人》、

（缺）、

周而复《子弟

兵》、

、



“晨光文学丛书”没有精装本，但平装本印行的版数甚多，每个版本

的形式亦不尽相同，就扉页的设计来说，单“晨光文学丛书”这几个字，

就有用大号字的，小号字的、黑体的、秀丽体和反白的多种；书脊上有

编上号数的，也有没有编号的；出版社有在四川中路的，在哈尔滨路的

也有。我相信这套丛书的翻印本和伪本比之“良友”多上数倍，哪些是

原版本，实在很难辨认，非要专家鉴别不可。“晨光文学丛书”版本虽然

很多，但封面却不离两种：大部分是右上角有由右至左的“晨光文学丛

书”字样，书名在左面直排大反白字，作者排在书名下横置，右面则是

一幅图案，有时是作者的素描。小部分是“晨光文学丛书”那几个字放

在书的上部中央，跟着是横排的书名和作者，下半部是整幅图案，如：谢

冰莹的《女兵自传》（根据良友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增删修订而改写

的），田涛的《流亡图》和老舍的《火葬》、《月牙集》和《离婚》等，都

是这个式样。

上文说这两套丛书极易混淆，问题就出在封面的设计上：一九四四

年版的“良友”平装本，其封面设计和“晨光文学丛书”完全一样，所

不同的，仅是右上角的“良友”和“晨光”两字，稍不留意，就会混乱。

其实，原版本的“良友”平装不是这个样子的，“良友文学丛书”那几个

字应反白印在书的正上方，书名在书的上部横排在左面，紧接着的右边

是一个有颜色的矩形，作者名排在左面下部直排，右面亦有一幅图案。

不过，真正平装的、精装的“良友”版都很少，市面能找到的都是

四四年的翻印本，而“晨光文学丛书”也是常见的，读者一不留神，就

会混淆了。

关于这两套丛书，还要谈谈的就是那四本特大号的良友文学丛书，

和晨光版的张天翼的《畸人集》。

“良友”自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即计划出版“良友文学丛书特大

本”，布面精装，外加封套，报纸印，每种七百至九百页，售价不定，先

后出了张天翼的《畸人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沈从文的《从文小


